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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與修羅，孰增孰減？（一） 
 

高明道 
 

接觸過一般佛學知識的人容

易有一個想法，認為所謂「阿含」

或「尼噶謁」1是代表「原始佛教」
2。既然「原始」，照理來說，就

沒有經過什麼演化，其本質也

好，細節也罷，都應該保留原貌，

但實際上，尚存的「阿含」、「尼

噶謁」文獻無不隸屬於古代印度

釋氏不同學派，且頗為多元。不

僅如此，即使是同一傳承的五部

巴利尼噶謁，在內容方面或語言

風格上亦各具特色。這是研究者

不可忽略的事實。其狀況跟基督

宗教的《新約》略有相似之處：

在教友的心目中，《聖經》是講

「一個」耶穌的故事，但專攻《新

約》典籍的學者可以3很清楚，單

單四個《福音》，歷史背景、關

懷點，乃至無名氏作者筆下描繪

的耶穌皆有差異。把這些分歧的

資料揉成一團，編出一個歷史上

從未有過的新人物及其教義，講

給主日學的小朋友聽，也許可

以，但以此為學術，問題可大。

「阿含」、「尼噶謁」的研究也

一樣：一定要瞭解、尊重個別典

籍的特質，不然難免墜入個人想

像與創作空間。礙於篇幅，在此

僅以一句涉及天神、修羅二眾的

套語為例，初步呈現經藏典籍差

別面貌於一二。 

佛典的「套語」指在修多羅

某種上下文固定出現，用以表達

某一特定概念、行為、事情的定

型詞組、片語、文句或段落。4拙

文擬討論的套語則是巴利契經上

看 到 的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5 及

其對等譯文。該巴利語句僅見於

《長部》（Dīghanikāyo）《大品》

（Mahāvaggo）第五、第六、第八

前後共三經，亦即 Janavasabha- 

sutta� 、 Mahāgovindasutta� 和 

Sakkapañhasutta�。藏經裡的分布

那麼明顯地集中，句子又每每重

複兩遍，形式十分整齊，堪稱《長

部》特色之一。就其出現文脈論，

第五經記載上生天界當夜叉的前

頻婆娑羅王找他在世時的師父

（也就是佛．世尊），向他報告

說：很早以前有一次，三十三天

與四大天王在一個很吉祥的日

子——十五月圓自恣之日——聚

集忉利天善法講堂內，發現有幾

位生在天界不久的天神，因為前

輩子當人，跟釋尊出家學梵行，

所以現在身體之美妙與眷屬襯托

的威嚴都遠遠超過其他天神。結

果，三十三天看了之後，就非常

高興，充滿著歡喜心道出：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這兩句話是什麼意

思？正好一百年前初版的 Rhys 

Davids 夫 婦 英 譯 本 把 它 翻 成 

“Verily, sirs, the celestial hosts are 

waxing, the titanic hosts are wa- 

ning”6，而上世紀八○年代刊行的 

Maurice  Walshe 譯本作：“The 

devas’ hosts are growing, the asu- 

ras’ hosts are declining!”7 二者用

詞雖然有別，但句型和基本意思

一致，以 “dibbā kāyā” 與 “asura- 

kāyā” 為 主 語 ， 然 後 分 別 搭 配 

“paripūrenti” 及  “hāyanti” 當 謂

語。Karl Eugen Neumann 於 1912 

年初版的《長部》德譯本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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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一致，只是將複數改成單

數，富有詩意地譯為 “Die Schar 

der Götter, o seht nur, nimmt zu, ab 

nimmt die unholde Schar!”。8足

見，早期的西文譯者都認為在此

講的是天神的群眾增加，而阿修

羅的群眾減少。 

在此值得順便注意的是譯者

們處理 “vata bho” 的不同態度。

Rhys Davids 的“ verily, sirs”分開翻

譯—— “vata” 即  “verily”， 而 

“bho” 當作稱謂 “sirs”。Neumann 

顯然把這兩個不變的語詞看成一

個意思，用複數的「看吧！」（“o 

seht nur”）來傳達，而 Walshe 根

本不翻，應該是認為有沒有並不

影響句義。但回到《長部．大品》

第五經的故事，當時也在場的忉

利天天王釋提桓因目睹三十三天

的愉悅，便隨喜宣唱一段偈頌，

大意是說，天眾、天王看到之前

在善逝身邊修過梵行的新天，身

色、威嚴都超過其他天神，就很

歡喜，並對如來以及法之美妙表

示禮敬。三十三天聽到帝釋這番

讚詞，更加興奮，再度異口同聲

地唸：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 

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第五

經相關內容到此為止。至於《長

部 ．大品》第 六  Mahāgovinda- 

sutta� 上出現本文關心的套語，

文 句 與  Janavasabhasutta� 無

別，只是講述的主角換人，不再

是夜叉，而改為乾闥婆。這一點

跟 第 八  Sakkapañhasutta� 就 不

一樣。該經裡是釋提桓因自己來

到人間，拜訪佛陀，請教法義。

對話的過程當中，天王講述，比

他早生在三十三天的天神向他保

證，若有正等正覺的佛出現在

世，天眾即將增加，而修羅當減

少。這個事實，他現在親自看到

了。Rhys Davids 的譯本把這段話

翻成：“Lord, I have heard and un- 

derstood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those gods who were reborn into 

the heaven of the Three-and-Thirty 

before Us, that when a Tathagata, 

an Arahant Buddha supreme, arises 

in the world, the celestial hosts wax 

in numbers, and the Asura hosts 

wane. And I myself, lord, have seen 

and can witness that this is so.”9 

Walshe 氏的翻譯很像，作：“Lord, 

those gods who arose in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before I did 

have told me and assured me that 

when a Tathāgata, a fully-enligh- 

tened Arahant Buddha arises in the 

world, the ranks of devas increase, 

and those of the asuras decline in 

number. In fact, I have witnessed 

this myself.” 10然而嚴格來講，這

樣的譯法跟巴利原文11有出入。一

方面是將單數、複數的區別模糊

掉——前句講的是「諸如來」，

而後句的「如來」指 釋迦佛一

人——，另一方面附屬子句邏輯

關係的差異也被抹殺——前句的 

“yadā” 含「當……的時候」義，

而 後 句 的  “yato”  表 達 「 自

從……」。12 

以 上 是 巴 利 藏 經 裡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 套語全部的例子。前四

個出處都是三十三天高高興興讚

歎、肯定的語句，後兩例則是帝

釋間接引述一個原則的話，動詞

的變化雖皆為現在時第三人稱複

數，語氣上則明顯不同。不過，

無 論 哪 一 個 地 方 ， 傳 統 的 注

（aṭṭhakathā）和疏（ṭīkā）對此套

語一律未加字面上的直接說明，

是值得注意的。近代資料裡倒有

解 說 或 注 釋 。 先 看 緬 甸 高 僧 

Mahāsī Sayādaw 1977 年的 Sak- 

kapañhasutta� 講解。13馬哈西尊

者敘述到釋提桓因本來聽說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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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出興於世，天神的數量將會增

加，而後來他自己的經驗也驗證

了此說的經文段落時，尊者就闡

釋說，佛陀講了《轉法輪經》之

後，有的人就受持五戒，有的供

養托缽的僧侶。他們死後大部分

生到天界。最起碼對佛有信心的

那些人確定下一輩子能作天神。

當這麼一位梵天提出這樣的看

法，佛陀沒有反駁他。對佛有信

心意味著對法、對僧也有信心。

如此，保證不會墮落到苦趣。再

加上，供養應該供養的佛弟子，

業果比任何其他的布施行為大。

所以有位天神，因前世為釋尊在

家弟子時曾供養一瓢飯給阿羅

漢，生天後比另一位前世多年免

費提供飲食給許多人的天神更有

威神力。恆河流域的中部，也就

是佛教的故鄉，約一億居民中，

大概有八千萬是佛教徒。其中，

除了阿羅漢與阿那含之外，其他

有大部分可能生在天界。這大概

是當時天神的數量增加的緣故所

在。 

由這番解說來看，馬哈西尊

者把經文的內容當作歷史事實，

並用佛法的原理來解釋假設的歷

史現象。這個態度跟第二分近代

補充資料不一樣。英譯者 Walshe 

氏雖然也是學佛人，長年護持僧

團，甚至在大學任教授，退休後

短期出家，其基本態度仍反映西

方 學 者 的 視 野 。Walshe 氏 在 

Janavasabhasutta� 裡下的一個注

釋說：以 “ahura” 在波斯的情況

對照 “asura”（阿修羅）在印度的

地位，就發現後者的身分降低

了。印度的阿修羅處於戰爭狀

態，跟天神打鬥，所以西方學者

偶而用 “titans” 一詞來迻譯「諸

阿修羅」。人既然能生到對峙兩

軍的任何一方，阿修羅看到佛弟

子加入自己的行列時，當然興

奮。14此注背後蘊藏若干文化史與

宗教學的概念。原來，古波斯人

和侵入北印度的古阿利安人同

族，語言、文化息息相關。他們

語言裡指「神明」的詞，分別淵

源 於 原 始 印 歐 語  *deiwós 與  

*haénsus。前者到梵語，演化作 

devá-，保留「天神」的意思，但

在古波斯語，對等的 daēva- 卻因

為宗教信仰的改革而變成「惡

魔 」 ， 而 後 者 在 古 波 斯 語 作 

ahura-，是正面的「神」、「主」——

祆 教 最 高 的 神 叫 做  Ahura- 

mazdāh ——，到了梵語作 ásu- 

及 asura-15，在吠陀經逐漸形成一

種與諸神對抗的天上惡魔16。足

見，開始講神明和阿修羅，並不

是佛教。 

據學者考證，《長部．大品》

（ Mahāvaggo ） 第 五  Janavasa- 

bhasutta� 是 該 品 第三 經 （Ma- 

hānibbānasutta�）某因緣的延續
17，也有人依其風格和教義判斷它

屬於《長部》內容晚期的部分18。

然 而 有 關 第 六 Mahāgovinda- 

sutta�，學界的看法不同，認為該

修多羅是一個經佛教人士改寫的

古老故事。19第八 Sakkapañhasut- 

ta�，則被視為綜合性的——早期

的部分談教義，晚期的講神話。20

倘若這些文獻考證有點道理的

話，也許可以初步這樣推理：僅

見於巴利《長部》的套語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 是隨著 Mahāgovinda- 

sutta� 裡 的 古 老 傳 說 21納 進 佛

典，然後編入 Janavasabhasutta� 

與 Sakkapañhasutta�。當然，目

前這只不過算是一種假設。得注

意的是，在巴利語《增支部》一

小經裡出現由該套語演變的句子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kāyā” 和 “dib- 

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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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那麼，這

部篇幅不大的契經在記載什麼

呢？ 

就內容論，收入《增支部．

三法篇》（A$guttaranikāyo Tikani- 

pāto）前五十經（Pa'hamapa((ā- 

saka�）的第四品——《天使品》

（Devadūtavaggo）——第七《四

大 天 王 經 》 （ Catumahārājasut- 

ta�）在巴利藏獨一無二，是《增

支部》特色之一，而在形式上既

無序分，又無流通分，全由直接

說法的正宗分構成，倒是跟《相

應部》、《增支部》部分經一致。

至於《四大天王經》的說法主，

儘管沒有明文表示，但從「比丘

們呵！」（“bhikkhave”）的稱謂

來看，無疑是佛。經文裡則說明

每半月初八，四大天王眷屬中的

大臣會到人間巡邏，檢視是否很

多人孝順父母，恭敬沙門、婆羅

門，尊重長輩，遵守齋日而造作

功德。到了每半月十四日，出發

巡視的換成是四大天王的王子，

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則是四

大天王自己。他們觀察到的結

果，每次都是回到忉利天後，報

告給聚集在善法講堂的三十三天

聽。若是有德者很少，三十三天

會不歡喜，而相反，懂得如理對

待父母、沙門等等的人多，三十

三天就高興。天神的難過與歡

悅，分別配 合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 

kāyā” 兩段話。Ñāṇatiloka 長老 

1917 年在漢口被警方拘留時所

完成的德譯本把這些句子看成天

神心裡的想法（“… und sie den- 

ken”），前後翻成 “Ach, die himm- 

lischen Scharen werden geringer 

werden und die Scharen der Dämo- 

nen werden sich mehren!” 與 

“Wahrlich, mehren werden sich die 

himmlischen Scharen und die Scha- 

ren der Dämonen werden sich ver- 

ringern!” 22，也就是將 “vata bho” 

視為表達一個概念的固定詞組，

並隨上下文的不同，把重點分別

放在感嘆的 “bho”（“ach”）和表

達 確 定 語 氣 的  “vata”（ “wahr- 

lich”），手法頗為善巧，而近期國

內 出 版 的 一 白 話 譯 本 中 對 等

處——「比丘們！確實因彼，三

十三的諸天變成不滿意：『尊們！

天的諸集體確實將遍減少，阿修

羅的諸集體將遍充滿。』……比

丘們！確實因彼，三十三的諸天

變成滿意：『尊們！天的諸集體

確實將遍充滿，阿修羅的諸集體

將遍減少。』」23——，由「尊們！」

的使用推斷，譯者應該是認定拙

文探討的句子為天神講出來的

話。 “vata bho” 則同上引 Rhys 

Davids 例各自翻譯，即 “bho” ＞

「尊們」，“vata” ＞「確實」。 

《四大天王經》此處的《〈增

支部〉注》載有若干解析供參考。
24首 先 是 針 對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說：因為沒有

一波一波的新天子出現，所以天

神諸眾一定會蕭條下去，而規模

一萬由旬、愜意可愛的天神城會

變 得 空 空 的 。 25接 著 ， 注 裡 把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 詮釋為

「四個苦趣都會滿滿的」。26最

後，有關天神諸眾不開心（“an- 

attamanā honti”）的緣故，注釋表

示是因為他們心想：「由這件事，

我們不再會有機緣在天城裡天群

當中歡度節慶！」27其中最令人驚

訝的是用「四苦趣」來解釋「阿

修羅諸眾」。把阿修羅道跟地獄、

畜生、鬼道三者一起看成四苦趣

是巴利注上常見的看法28，但並不

等於說阿修羅本身即四苦趣。其

實，這個獨特的理解在  Ma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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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indasutta� 的注中字裡行間已

出現過。據此，天神獲知造福德

的人甚少，內心不悅地想：「嗚

呼，百姓放逸過日子！四個苦趣

定會塞滿，而六天界將空無人

跡！」29倒過來，好人多時，高興

的天心想：「啊，人們的生活不

放逸！四苦趣一定會空空的，而

六天界將滿！我們即將歡迎那些

在佛教造福後來臨的大功德者，

歡度吉祥節日！」30 

                                                

1 「尼噶謁」（nikāya）一詞國內多半音

譯成「尼柯耶」，較少數的例子則用

「尼迦耶」。前者從不見於古書，無

疑屬新興語詞，且似受日語音譯「ニ

カーヤ」之影響。後者雖曾為唐代譯

師義淨所用（見 T 54.2125〔《南海寄

歸內法傳》〕205 a 26-b 4），但義淨

的「尼迦耶」卻是指當今一般所謂「部

派」，與聖典無關。進而就其發音來

論，假設以現在國語為標準，「尼柯

耶」、「尼迦耶」這兩個譯法都有問

題。主要是「柯」的聲母送氣（ㄎ），

而 “nikāya” 中的 “k” 實際上不送氣

（ㄍ），或如「迦」雖然不送氣，但

是舌面塞擦音（ㄐ），並非舌根塞音

（ㄍ）等等。於是在此只好勉強嘗試

用「尼噶謁」來模擬 “nikāya” 的巴利

語音。當然，這是有點不得已，因為

無法照顧到巴利語單數、複數上的語

音差異，不過話說回來，古代內明術

語的音譯也從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2 例如韓國威德大學講師元弼聖《原始佛

教的佛陀觀》（《圓光佛學學報》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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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ikanon.com/ digha/d21.htm， 2010. 
06.07）。   

13 筆者參考的是英語略譯本 Discourse 

on Sakka-Pañha Sutta （www.mah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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